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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迫害





文／北京大法弟子慧文 


我今年五十九岁，是北京人。学大法之前我对利益这些事情看的很重，争斗心很强，什么都要算计算计怎么对自己合适，所以人们都叫我“人尖子”、“人精”。这名字对我非常合适。 


学法之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争争斗斗四十八 一朝得大法 


我三十二岁守寡，当时女儿才三岁。为了生存，我处处都争强好胜。我虽然已经出嫁多年，却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硬是在娘家要了地盘，盖了房子，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姑奶奶”（意思是“不好惹”）认为我有本事。也有叫我孙二娘的（我姓孙，行二）。我自己也公开说：“我叫孙寡妇”，意思是你们谁要欺负我可小心点。 


我整天盘算怎么多挣钱，怎么生活的更好，苦思苦想得都睡不好觉，得了神经衰弱。为了多挣钱我当了油漆工，带了徒弟，后来我又当起了包工头。为了降低成本多挣钱，我精打细算，买便宜油漆。由于油漆味太浓烈，不久，我得了胃病，不得不常年吃药，医生说我的胃好不了了。我还爱抽烟，每天能抽二盒半。那时我说话不离脏字，对徒弟很凶，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就是一个“女男人”。 


为了治病，我学了假气功，结果身上招来了附体。 


一九九六年底的一天，一个熟人让我去看录相，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录相，糊里糊涂就跟着去了。听着听着觉得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不错。于是我就一个猛子扎进去了。看录相看着看着就觉得身体好轻松，原本就神经衰弱，回到家睡不着，心想：李老师讲的条条是道。接着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可看了三页就睡着了。因为想看，醒了就再接着看，再看三－四页又睡着了。《转法轮》的第一遍就是这样看完的。看完第一遍，我一拍大腿：“真好！我学定了！”接着我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会了。 


得法身心出奇迹 修炼坚定志不移 


一九九七年我在自己家里建立了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北京报道）


自二零一零年八月至今，北京法轮功学员


曹东的家人已有五个月没有接到曹东打来


的电话，没有收到他一封家书，家人八、


九、十连续三个月给他往甘肃天水监狱里


寄过生活费，结果石沉大海，不知他是否


收到。十一月份，曹东家人给监狱打电话


寻问，监狱专为迫害法轮功设的所谓“教


育科”刘姓科长答复：“他好着呢！快出


来了吧。”但仍不透露曹东的具体情况。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曹东遭北


京市国安便衣绑架，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


被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正常出监的日期应该在二零一一年的五月，曹东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一直坚持信仰，屡遭迫害。如今狱警扬言“他好着呢！快出来了吧。”可是曹东家人却得不到他的一丝消息，很是令人担忧，不知刘姓科长是要掩盖什么阴谋？


曹东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旅游公司工作，老家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为了营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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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广场呼唤良知 震撼人心























数月失去联系　家人担忧遭冤狱的曹东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炼功点，早炼功，晚学法，村里人都说，连我这个“人尖子”、“人精”都学起了法轮功，可能法轮功真的是好。好多人怕落下也就来了。炼功点的人迅速增加，不久我家搁不下，我们就到大街上炼功了。 


没多久，一天一个老学员叫我到县里去看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录像。中间我胃疼的受不了，就到隔壁屋里的沙发上趴着。那位老学员问我：“怎么了？”我说：“胃疼，想回家。”他说：“去医院吗？”我说不去。他说：“那就在这趴着吧。”录像还在放，我疼的直流汗，象产前分娩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疼。隔壁的录像放完了，我的胃也不疼了。从此以后我的胃病好了！ 


我里外换了一个人一样。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转法轮》书中的法理深深的打动着我，我牢牢记住“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再也不做恶、再也不口吐脏字了。徒弟都说我变成另一个师傅了。我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去做与人争斗的事了。 


修炼前，村干部把地包给了别人，我们没地也没有粮食，我就带头跟他们斗。秋天，我带人到地里掰棒子，把一尺长的金灿灿的大棒子掰下来放到自家的房上，今天掰这块地，明天掰那块地，掰下的棒子足够卖一千多元钱。大队干部没人敢惹我。打官司我不用请律师， 








(接上页)儿子。曹东的岳父母在遭受失去爱女的巨大打击后，年老体弱，也不能千里迢迢去看他。 


天水监狱剥夺曹东会见家人的权利、通讯和通信的权利，剥夺曹东家属的知情权，是严重的执法犯法的犯罪行为。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监狱里，曹东正在受到更加严厉、残酷的迫害。 


请国际社会和正义人士关注曹东的处境，谴责和制止中共邪恶政府及其监狱的迫害行径，要求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曹东，还他应有的自由权利！ 


天水监狱地址：天水市秦州区建设路196号


邮编741000�监狱长：魏兴刚�副狱长：楚志勇�政  委：郑占海 0938-8279097�教育科科长：董曙堂�副科长：刘江涛 13139382077








信仰无罪





世上“人精”学大法











大法弟子绘画作品：明真相千喜临门











曹东和妻子杨小晶








时正遭受关押迫害的妻子杨小晶，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与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见面，曹东讲述了自己和妻子及身边熟识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会面之后两小时，曹东在回家的路上，被北京市国安局二处便衣突然绑架，并在北京秘密非法关押了三个多月。 


曹东即遭中共国安特务绑架迫害，被劫持到他老家甘肃，于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被邪党法院非法判五年。曹东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天水监狱，一直在所谓的教育科被单独隔离迫害。他妻子杨小晶在受到


长期多次劳教迫害、惊扰、颠沛流离之后，于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凄然离世。结婚八年多了，他俩在一起的时间没有一个月，不是他被非法关押，就是她被中共当局劫持迫害。 


目前，曹东的家人十分担忧他的处境。曹东的父母由于这些年曹东所受的迫害，身体和心理都承受太大，体弱多病，不能去远在甘肃天水的监狱探望 (接下页)








始就充满血腥、暴力跟欺骗，崇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中共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手编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录像带明显可见所谓自焚者实际是被当场的重物打死，证明中共从未改变其暴力与谎言的本质，尤其是掩人耳目悄悄进行着的“活摘器官”的血腥暴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二人直指：“这是这个地球上从未见过的邪恶。”而这个邪恶至今还在进行着。 


声明中说：人不治天治，这样邪恶的政权必然崩溃，认清这个邪恶政权真面目的人们，为避免作为这邪恶的陪葬，至今已有八千五百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在邪党彻底解体之前，我们有必要更全面地反思跟揭露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邪教组织，让仍被欺骗的民众认清其邪恶本质，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携手呼唤良知，制止迫害，共同为明天的光明一起努力。◇








【明慧网】一扫数日来阴雨湿冷的天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气放晴，迎着金黄的阳光，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亲友和法轮功支持者，在台北自由广场举行“呼唤良知 停止迫害”记者会及大游行，揭露中共邪恶本质与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事实，呼吁制止迫害。


上午九点多，便有法轮功学员来到自由广场上准备真相横幅与标语旗板，及向游客发放真相资料。广场一角“法轮大法义务教功”的帐篷，不断有大陆观光客前来翻阅或拿取资料仔细阅读，摆置在场边的真相展板引起中外游客和大陆观光客的高度关注及讨论。广场正门前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横幅震撼着一拨拨的大陆游客，有的拿起相机拍照下来要把这消息带回去。不少游客向学员表示自己已经在游日月潭的时候办好三退了（退出中国共产党、团、队），神情非常快乐欣喜。 


一位身材高挑的帅气小伙子对法轮功学员说：“我看退党的人数恐怕远远超过这数（指八千五百万人数），有些人退了也不敢随便让人知道。”他看着广场上近百位学员集体炼功，以及其他忙着准备场地的学员，感叹说：“在我们那边看不到这样的场面，在台湾的人真是好，很幸福。”


记者会于下午一点钟开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于八十年前建党开





准能赢，天生造就了一身争斗的本事。 


修炼之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别说帮别人打官司，邪党徒强占了我的房基地我都没吭声。人们都说我“脱胎换骨”啦！是啊，人间不是久留之地，我只是“借人间这地方修炼”、“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我还争它干吗？我不会带着这些东西走。◇ 

















